在博弈中上升的教育研究理论——有感杜威名篇

（09级博士生黄睿彦，2011-09-17）

在对杜威名篇研读的过程中，不时想到此前读过的康德、卢梭、斯宾塞、洛克、夸美纽斯、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和教育研究的先驱、大师们有关教育的经典论述。理论、观点不尽相同，各有新意之时，也会偶有相互冲突之处，纠结其中难以解脱。杜威名篇主要给了我如下感想。

第一，“兴趣”是什么。由此起关于“兴趣”、“天赋”、“努力”、“机遇”，甚至“动机”等教育关键词的思考。尤其关于“兴趣”的理解，相信并不能达成共识。 “兴趣”就是学生的天赋，即所谓“天生我才”；学生的“兴趣”是散在的，需要发现和培养； 学校通过“动机兴趣”造就所谓的学生“兴趣”，等等。

第二，教师的作用。由此起关于学生的兴趣、努力及成功与否是否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的思考，以及在教育过程中，家庭、社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大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看，教育的成功与否似乎不仅仅是学校或教师所能左右和决定的；而且，还有一系列更加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即什么是成功、怎么样才算成功、是谁的成功等。

第三，对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的反思。从古至今，西方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如夸美纽斯、卢梭、洛克、斯宾塞、康德以及杜威，都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深刻思考，都立有专著，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论。这些教育理论更多的是从儿童的启蒙教育谈起，直至成人，但似乎所有的理论在谈到儿童阶段启蒙教育时操作性是比较强的，而一旦进入学校教育阶段，理论就显得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了，即便是杜威“学习即社会”的实用主义理论，在面临公立学校教育过程改革时也显得的那么力不从心。

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校终究影响不了社会，学校终究要顺从社会的需要。

第四，杜威实验学校与威斯康星学院之比较。杜威将其“学校即社会”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通过其创办的实验学校付诸实施，这一举措虽然在当时曾引起一片轰动，引来一阵热议，但最后毕竟以关闭和恢复传统学校教育告终。而威斯康星学院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不仅在美国获得了成功，而且从那时起逐渐传播、漫延至全世界高等教育界，并成为高等教育当仁不让的第三功能。那么，同样是出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思想，同样是主张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为什么在高等教育阶段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却举步维艰？由此我们是不是可能得出这样一种假设，即教育一定需要分阶段进行，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儿童阶段，就可以完成依从儿童的天然禀赋自然发展，成人仅起到监护和适当引导的作用；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就需要将人类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固化知识，即经验，按照一定逻辑和程序传授给学生，这一时期，学生更多需要做的就是服从和领会；进入大学教育阶段，用一位同学的话讲，是进入了一个可以允许个人自由发挥的阶段，这时候就可以根据学校的不同定位、学生的不同需求，灵活多样开展培养，这一时期，学校更多充当的是一个平台和推手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应该回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看它对当时的历史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便客观评价它的历史贡献；同时，所有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还应被摆在现实的环境中去分析它对现实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以及不合适宜之处，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去反思不同教育思想与理论的历史形成。总之，没有哪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对著名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代都会达到启迪的思想、开拓的视野和改进的行为的功效。

